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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比较性分析

卡洛斯·奥亚　弗洛林·薛弗　齐　昊

内容提要　利用一项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实施的大规模调查所提供的比较性数

据，本文挑战了一些媒体和学术研究所普遍持有的三种常见看法：一是中国企业

倾向于雇用中国籍劳工，中国企业为非洲工人创造的就业非常有限；二是中国企

业在工资和福利等方面表现很恶劣；三是中国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十分有限。对

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过去１５年给非洲工人就业做出了持续性、实质性

的贡献。并且，当考虑国家背景、行业特征、企业特征和工人个 体 特 征 之 后，中

国企业和非中国企业在工资等工作条件方面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别。要了解非洲

国家新兴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劳工状况和就业动态，必须对劳动体制的多层次格

局进行仔细分析。在所有影响劳工状况的因素中，企业来自哪个国家仅仅是不那

么重要的诸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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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些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不同程度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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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转型。例如，埃塞俄比亚在过去十年成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非洲制造业的枢纽，如

今已是非洲工业化的典范。又如，在２００２年以后的和平红利和高油价的支持下，安哥

拉也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非洲国家在就业方面仍然普遍缺乏高生产率的工

作机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农业和非正规服务业，也仍然面临较高的城市失

业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生产率制造业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是迫切的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对包括

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也引发了有关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

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参与是南南团结的象征，为非洲国家创造了就业，扩大了贸

易，发展了制造业。消极的看法认为，中 国 是 一 个 正 在 兴 起 的 帝 国，试 图 利 用 其 经 济

影响力来掠夺非洲的资源、剥削非洲的劳动力。学术界围绕在非洲经营的中国企业展

开了激烈争论。①②③④ 但是，目前这一方 面 的 文 献 仍 有 诸 多 局 限，既 没 有 充 足 的 证 据

可以用来比较，也缺乏通过随机抽样获得的工人调查数据，因此难以揭示客观事实并

说明事实背后的成因。

本文旨在用大规模调查数据检验媒体和评论家所普遍持有的三种常见看法：关于

用工属地化率 （即在非洲经营的中国企业的雇员中非洲工人所占的比例），常见看法认

为中国企业倾向于雇用中国籍劳工，中国企业为非洲工人创造的就业机会很有限；关

于工作条件，常见看法认为中国企业在工资和福利等方面表现很恶劣；关于技能培训，

常见看法认为中国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很有限。本文利用调查数据挑战了以上三种看

法，揭示出事实的复杂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性。

本文所利用的调查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高校和研

究机构合作实施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一题为 “非洲的工业发展、建筑业和就业”的研

究项目是首个在非洲国家进行的比较性定量调查。研究团队对两个国家 （安哥拉和埃

塞俄比亚）、两个行业 （基础设施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模式和劳工状况开展了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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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这一大样本调查的对象是受雇于非洲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 （包括中国企业）

的工人。研究团队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安哥拉对６８２位当地工人进行了调

查，并于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８月在埃塞俄比亚对８３７位当地工人进行了调查。这些工人分

布在安哥拉的３７家企业和埃塞俄比亚的４０家企业之中。这些企业大约半数是中国企

业。质性数据的搜集持续至２０１８年７月。企业管理者调查于２０１８年完成。随后的电话

调查在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初搜集了额外的历史纵向数据。这一调查为非洲建筑业和

制造业中不同企业的用工属地化率、工作条件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比较性证据。

下文首先回顾了既有文献围绕用工属地化率、工作条件和技能培训这三个问题的

争论，并指出已有文献的不足。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和调查所采用的抽样

方法。第四部分按照分析框架依次介绍了国家背景、企业特征与工人的个体特征，并

着重说明两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分割现象。第五部分介绍了有关用工属地化率、工作

条件和技能培养等方面的调查结果，并解释了企业之间差异背后的原因。第六部分是

结论。

二、现有文献和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

关注非洲中国企业劳工问题的相关文献在过去十年间迅速涌现，但这些文献仍然

过度依赖媒体资料和轶事性质的证据。有三种说法时常见诸媒体和某些学术刊物。第

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总是大量雇用中国工人，而这些岗位本应该雇用非洲工人。第二

种说法是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低于标准水平。第三种说法是中国企业对培养本地工人

技能的贡献非常有限。本部分将依次将每种说法与既有文献进行比对。

（一）用工属地化率

大量既有研究和案例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比通常设想得更高。中国

企业在许多国家的用工属地化率在过去１５年间出现了增长。①②③ 关于用工属地化的最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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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证据来自麦肯锡 公 司 在８个 国 家 调 查 的１　０００多 家 中 国 企 业。① 麦 肯 锡 的 报 告 表

明，中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平均为８９％。中国企业所属行业对用工属地化率有重要影

响。例如，在制造业中，当地工人的比例约为９５％。这与另一项大型调查的结果一致。

该调查涵盖了４００多家公司和项目的案例，汇集了来自数百次访问和数千份文件的数

据，② 其结论是 中 国 企 业 平 均 属 地 化 率 为８５％，其 中 大 多 数 公 司 的 属 地 化 率 集 中 在

８０％—９５％范围内。在约２／３的案例和研究中，中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超过８０％。郎

兹 （Ｒｏｕｎｄｓ）和黄 （Ｈｕａｎｇ）的证据表明，在肯尼亚的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属地化率

相近 （分别为７８％和８２％）。③

各种调查、案例研究及数据也显示出不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较大差异。安哥拉、阿

尔及利亚和赤道几内亚等国在绝对和相对水平上接受了更多的中国工人。在中国企业

用工属地化率 更 高 的 埃 塞 俄 比 亚，切 鲁 （Ｃｈｅｒｕ）和 奥 库 拜 （Ｏｑｕｂａｙ）的 研 究 表 明，

中国的直接投 资 与 其 他 外 企 相 比 创 造 了 更 多 的 制 造 业 就 业 岗 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间 近

４０　０００个工作岗位）。④ 辛卡拉 （Ｓｉｎｋａｌａ）和周 （Ｚｈｏｕ）对赞比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研

究得出了相似结论。⑤ 虽然中国企业在非洲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但在一些战略性的关

键位置上，中国企业 的 确 使 用 中 国 工 人。特 别 是 在 建 设 项 目 和 直 接 投 资 的 早 期 阶 段，

中国企业认为在管理、工程和技术岗位上使用中国工人更为有利。中国工人对 “公司

的组织和流程”更加熟悉，能更快安装从中国引进的新设备，有助于确保一家企业的

首个项目在 短 时 间 内 完 成。此 类 项 目 往 往 具 有 政 治 意 义，当 企 业 面 临 竞 争 时 更 是 如

此。⑥ 但是，这种招聘工人的做法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变 化。一 份 关 于 在 加 纳 的

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指出，中国国企显著提高了雇用加纳工人的比例：“（中国企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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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属地化发生的变化与 在 非 洲 的 西 方 企 业 一 样，那 些 西 方 企 业 完 成 用 工 属 地 化 用

了很长的时间。”①

是 什 么 因 素 决 定 了 中 国 企 业 的 用 工 属 地 化 水 平 ？ 第 一，最 可 能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就 是 东 道 国 政 府 提 出 的 要 求，这 些 要 求 规 定 哪 些 岗 位 可 以 使 用 外 国 工 人，哪 些 岗

位 可 以 获 得 工 作 签 证。② 一 些 国 家 （如 埃 塞 俄 比 亚）有 严 格 的 签 证 政 策，只 有 规 定

领 域 的 外 国 工 人 才 能 获 得 工 作 签 证。第 二，当 建 设 项 目 对 技 术 的 要 求 很 高 时，或 者

当 企 业 由 于 项 目 的 迅 速 施 工 而 难 以 获 得 劳 动 力 时，用 工 属 地 化 率 就 会 受 到 严 重 影

响。例 如，安 哥 拉 和 赤 道 几 内 亚 相 较 那 些 拥 有 良 好 职 业 培 训 体 系 的 国 家 （如 南 非、

加 纳、肯 尼 亚）来 说 更 容 易 受 到 劳 动 力 市 场 技 能 工 人 短 缺 的 影 响。第 三，一 个 企 业

是 私 营 企 业 还 是 国 有 企 业，影 响 并 不 明 显。我 们 自 己 对 许 多 建 设 项 目 案 例 的 分 析 显

示，国 有 企 业 往 往 雇 用 更 多 的 本 地 工 人，因 为 他 们 更 加 遵 守 东 道 国 制 定 的 法 律，而

且 国 有 企 业 雇 用 中 国 工 人 的 成 本 较 高。然 而，麦 肯 锡 报 告 发 现 私 营 企 业 （属 地 化 率

为９２％）比 国 有 企 业 （属 地 化 率 为８１％）更 加 依 赖 本 地 工 人。第 四，中 国 企 业 在

一 个 国 家 经 营 时 间 越 久，企 业 越 稳 定，也 就 越 依 赖 本 地 工 人。③④⑤⑥ 随着中国企业

在新的市场安家落户，中国企业逐渐建立起一支核心的本地工人队伍，其工人招聘过

程也适应了新的环境。总之，非洲当地的具体情境是决定中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的关

键因素。

（二）工作条件

关于在非洲经营的中国企业的工作条件有一些重要的报告，但它们的问题是缺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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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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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参照系，也缺乏严谨的方法或来自工人调查的定量数据。①②③ 许多报告认为中国企业

的工资甚至低于最低工资，但这些报告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的质疑。④⑤ 极少研究尝

试在不同行业内部比较中国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工资。唐 （Ｔａｎｇ）的研究提供的各种案

例说明，中 国 企 业 报 告 的 工 资 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或 其 他 外 企 相 比 更 “低”。⑥ 巴 阿

（Ｂａａｈ）和若什 （Ｊａｕｃｈ）的研究也认为，安哥拉、加纳、纳米比 亚、南 非 和 赞 比 亚 的

中国企业往往支付最低工资。⑦ 关于赞比亚采矿业的 ＨＲＷ 报告饱受争议。⑧ 该报告强

调中国铜矿企业支付的工资低于所有 ＯＥＣＤ国家的矿场所支付的工资。这一报告因缺

乏经验分析的严谨性而受到批评。⑨瑏瑠 少数提供了比较性证据的研究通常来自对高层管

理人员的访谈，而不是对工人的大规模定量调查。科尼利奥 （Ｃｏｎｉｇｌｉｏ）等人的研究运

用了相对严谨的统计方法，试图控制一些企业层面的特征。瑏瑡 该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工

资比其他外企和本土企业的工资更低，而外来跨国企业整体上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

这一研究的局限在 于 大 量 异 质 性 因 素 的 存 在，因 为 该 研 究 的 样 本 中 考 虑 了 所 有 行 业，

而其计量分析只能控制企业层面的属性但不能控制工人个体层面的特征。而且，跨国

回归分析只是肤浅地考虑了国家背景。对各种影响因素缺乏充分考虑也是其他许多仅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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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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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司管理层访谈获得数据的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①

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企业的工资更低。一项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的最

新调查显示，中国工厂的工资水平 比 该 国 报 告 的 全 国 正 规 行 业 平 均 工 资 高 很 多。② 在

２０１２年世界银行 对 埃 塞 俄 比 亚 企 业 的 调 查 中，中 国 企 业 工 资 的 中 位 数 比 本 土 企 业 高

６０％。③ 在加纳，一家名为ＧＵＭＣＯ的中国陶瓷制造商支付给加纳工人的工资 （２．２美

元／天到１０美元／天）既高于１．９美元／天的全国最低工资 （２００８年水平），也高于作为

参照系的印度企业的工资水平。④

除工资外，中国企业相较其他外企还存在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涉及工作时间过

长、缺乏 正 式 合 同、雇 佣 临 时 化、抵 制 工 会，以 及 更 频 繁 地 违 反 劳 动 法 规 等 问

题。⑤⑥⑦⑧ 乍看之下，中国企业的劳资冲 突 似 乎 更 为 频 繁，但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中 国 企 业

比其他企业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且，这些研究依赖数量有限的案例，例如赞比亚的

采矿业案例。⑨瑏瑠 较多的冲突性关系也被归咎于中国雇主抵制工会，并被归咎于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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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障碍。①②③ 在赞比亚，以前习惯于国有纺织公司的工人现在面临新的中国老板

所带来的劳动体制，这引发了频繁的争执和罢工，最终导致工厂关闭。④ 关于管理者与

雇员之间沟通障碍的证据并不完善，极少研究揭示管理者滥用职权的情况或劳资冲突

的情况。⑤⑥ 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在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８７家中

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唐 （Ｔａｎｇ）和伊姆 （Ｅｏｍ）认为，有时出现的管理者滥用职权

的情况反映了工作场所中的紧张关系。⑦ 这种紧张关系是随着一种基于严格钟表时间的

工业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到来而出现的。因此，“从文化上解释中国和非洲的工作伦理

是一种非历史的方法”。⑧

各种研究表明，中国私营企业可能在开始经营时提供的福利较少，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能够满足工会或东道国的要求。⑨瑏瑠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可能关注与正式合

同有关的福利 （如带薪病假、假期和社会保障支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福利主要

是企业提供的住宿、交通和伙食。实际上，中国企业为了便于劳动控制和留住移民工

人，提供食宿似乎成了一种趋势。这种实践在中国国内的劳动体制中也很常见。瑏瑡 有关

福利问题的研究往往有选择性地报告与正式合同有关的福利，而没有报告其他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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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我们应把工作条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理解。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过结

构调整改革，许多国家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情况。① 经历了数十年的

结构调整改革和自由化、私有化浪潮，所有非洲国家都经历了劳工制度的弱化、大规

模的非正规化和用工临时化。②③④⑤ 大部分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时正处在非洲新自

由主义霸权的顶峰时期。例如，赞 比 亚 采 矿 业 的 工 作 条 件 在 更 大 程 度 上 是２０世 纪９０

年代该行业的危机与改革的结果，而与外国投资者来自哪国关系较小。⑥ 在非洲新兴工

业园区中的工作条件———尤其是那些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工业园区———可能受 到 生 产

网络下的成本压力和微薄利润的影响。正是弱化的劳工制度这一历史背景促成了我们

看到的工作条件。⑦⑧

（三）技能培养

有些研究声称中国企业对技能培养的贡献非常有限。⑨ 与流行看法相反，文献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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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认为，中国企业确实提供了工人培训。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１　０００多

家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近２／３的企业对当地工人进行了培训 （４３％以学徒形式）；而在

建筑业和制造业，技能对非洲工人尤为重要，７３％的 企 业 提 供 了 培 训 或 学 徒 机 会。费

（Ｆｅｉ）的报告称许多埃塞俄比亚工人被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的工作经历所吸引。瑏瑠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技能培养上可能有不同表现。第一，一些行业往往更为技能密

集，那里的企业必然提供更多的培训；而轻工业的基本装配线工作产生的技能传授更

为有限。瑏瑡 第二，规模更大、参与全球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企业大多拥有相当复杂的培训

系统，包括当地培训中心、密集学习期、在中国的技能培训及通过职业发展计划持续

提供的在职培训等多种形式。瑏瑢瑏瑣 第三，培训形式有差别。外国的跨国企业更可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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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０１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Ｔａｎｇ，Ｘ．，“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４ （２０１６），ｐｐ．１０７－１２８．

Ｓｕｎ，Ｉ．Ｙ．，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中国企业对非洲就业发展的贡献

１９４　　

正式培训机制，本土企业和某些中国企业更依赖通过在职培训，以及不正式的、有时

是 “军事化”形式的培训来提高技艺水平和 “软技能”水平。①②③ 第四，提高本地工

人的技能也是一种满足东道国期 望 的 方 式，符 合 非 洲 许 多 中 国 国 企 的 积 累 逻 辑。④ 第

五，在一些地方，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领先企业会对供应商施加压力，以促进东道国工

人技能的培 养。第 六，随 着 企 业 提 高 用 工 属 地 化 率，企 业 对 技 能 培 养 的 贡 献 也 会

加强。⑤⑥

企业感到有必要培训新员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东道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不满，这

促使管理者更愿意 “在街上雇用一些一张白纸一样的工人”并直接进行培训。⑦ 这种从

零开始培养技能的策略对于许多外国投资者来说很是常见，在出口导向型工厂中更是

如此。从长远的工业发展进程来看，工作经历是最有效的培训方式。⑧ 格申克隆 （Ｇｅｒ－

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后工业化国家的廉 价 劳 动 力 并 不 能 保 证 迅 速 工 业 化，

因为在大多数以农业为基础的 经 济 体 中，在 时 间 管 理、纪 律、努 力 程 度、可 靠 性 等 方

面适合制造业工厂工作要求的劳动力实际上是稀缺的。⑨瑏瑠 因此，撇开有无正式的培训

计划不说，数十万非洲工人往往是寻求最基础的非农工作的移民工人。现在的工作经

历意味着这些工人正在学习基本职业技能，从而为整个国家未来进一步的结构转型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Ｂａｓｈｉｒ，Ｓ．，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
ｒｉｃ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ｕｍ，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ｉｇｌｉｏ，Ｎ．Ｄ．，Ｆ．Ｐｒｏｔａ，ａｎｄ　Ａ．Ｓｅｒ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ｂ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２０１５），ｐｐ．２４３－１　２６６．
Ｔａｎｇ，Ｘ．ａｎｄ　Ｊ．Ｅｏｍ，“Ｔｉｍ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３８ （２０１９），ｐｐ．４６１－４８１．
Ｌｅｅ，Ｃ．Ｋ．，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Ｋｅｒｎｅｎ，Ａ．ａｎｄ　Ｋ．Ｎ．Ｌａｍ，“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ＯＥｓ）ｉｎ

Ｇｈａ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３，ｎｏ．９０ （２０１４），ｐｐ．１　０５３－１　０７２．
Ｔａｎｇ，Ｘ．，“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４ （２０１６），ｐｐ．１０７－１２８．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ｏｗ　Ａ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Ｅｖｏｌｖ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７．
Ａｍｓｄｅｎ，Ａ．Ｈ．，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　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Ｏｙａ，Ｃ．ａｎｄ　Ｆ．Ｗａｎｄａ， “Ｃｏｎｄｉｅｓ　ｄｅ　ｅｍｐｒｅｇｏ　ｅｍ　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ｏ　ｄｅ　ｏｂｒａｓ　ｐúｂｌｉｃａｓ　ｅ　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　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ｏ”，ＩＤＣ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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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

（四）现有文献的主要问题

以上文献回顾的主要结论是我们需要更多以经验为 基础的分析，在媒体和某些学

术研究中流行的说法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许多说法是在没有充分比较的情况下提出的。由于企业和企业所处环境的

异质性，现有比较性研究并不到位。有关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

缺陷就是 “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这种方法假定存在一些适用于非洲所有中国企业的

内在特征。严格的比较性证据对克服理论偏差是必要的，对检验中国 “例外论”也是

必要的。这种 “例外论”在有的研究中已经受到了质疑。①

其次，许多现有证据属于定性研究、无对比的小样本调查或是对公司管理层的采

访。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从工人视角出发对工作条件进行大规模比较性定量

调查，也没有研究利用工人调查数据来考察中国企业和非中国企业的差异。

最后，对文献的回顾还显示出不同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因此我们必然需

要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以涵 盖 国 家 宏 观 背 景、行 业 层 面 的 特 征、公 司 属 性、工 人

个体特征等多种影响劳工状况的因素。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来自哪国只是影响结果的

诸多因素之一。

三、分析框架和抽样方法

如图１所示，我们构建了一个跨领域的分析框架，涉及的领域包括： （１）劳动过

程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体制；（２）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学和生产网络及新的国际

劳动分工格局；（３）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工状况和技能培养的影响；（４）中国企业在非

洲结构转型和就业创造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分析框架结合了三种彼此不同但相互联系

的分析层次，用以解释在给定情境下决定劳工状况的多重因素。在近来有关地方性劳

① Ｃｈａｎ，Ａ．，“Ｔｈｅ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Ａ．Ｃｈａｎ （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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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制、劳工标准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压力的研究中，这种多层次方法得到了各种

应用。①②

图１　多层次的劳动体制分析框架

第一个层次是微观层面的生产场所动态，以及雇主与工人间就工资、生产率、安

全、劳动付出和劳动时间等问题的直接冲突。我们引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劳动体制的

概念为基础。“（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人招聘、就业条件与劳动过程、企业权威与

企业控制形式———这 三 方 面 在 社 会 学 意 义 上 结 合 为 边 界 明 确、有 其 自 身 明 晰 ‘逻 辑’

①

②

Ｂａｇｌｉｏｎｉ，Ｅ．，“Ｌａｂ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１１－１３７．
Ｓｍｉｔｈ，Ａ．，Ｍ．Ｂａｒｂｕ，Ｌ．Ｃａｍｐｌｉｎｇ，Ｊ．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ａｎｄ　Ｂ．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ｇｉｍｅｓ，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ｌｄｏｖａｎ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９４，ｎｏ．５ （２０１８），ｐｐ．５５０－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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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的整体，此时，这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就是劳动体制）”。① 此外，劳动体

制还包括社会再生产的各种制度。这些制度共同确保了工人的动员、激励以及劳动力

的使用和再生产。②

第二个层次是特定行业或特定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征和动态。融入复杂的全球生产

网络并服务于高收入国家不同于 “简单”出口商品。这些网络由强大的领先企业组织

和控制，领先企业要求供应商周转迅速，还要接受微薄的利润。对于融入全球生产网

络的供应商而言，上述压力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其劳动过程受

制于更为精细的管理干预。管理者会依赖更为复杂往往也更为严厉的劳动控制体制。

第三个层次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具体来说就是塑造经济转型和结构演变的宏

观经济动态，以及宏观层面的生产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塑造了劳动供给

的动态并塑造了各种斗争性场所，例如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劳动力再生产的制约因

素和对劳工代表权的要求，等等。国家层面的生产政治体现为国家、资本和劳工三方

的关系及支撑这些关系的制度。这种生产政治对理解劳工状况意义重大。③④

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和分析框架，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性框架。如表１所示，这

一框架围绕着一个２×２×３×２的比较框架展开：两个国家 （埃塞俄比亚和安 哥 拉）；

两个行业 （制造业和建筑业）和这 些 行 业 内 特 定 的 子 行 业；三 个 来 源 （本 土 企 业、中

国企业和其他外企）；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两种中国资本 （私营和国有）。中国的国

有企业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私营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

　表１ 比较性框架

国家背景 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行业 筑路业和大坝建筑业 建筑材料制造业
筑路业和

基础设施建筑业

纺织、服装和皮革产品

（鞋类等）制造业

企业
本土企业

（安哥拉）

中国企业

（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
其他外企

本土企业

（埃塞俄比亚）

中国企业

（国有企业

和私营企业）
其他外企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Ｈ．，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ｅ　ｔｏ　Ｍａｒｇｉｎｓ，Ｌ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ｅｌｌｅｎ－
ｂｏｓｃｈ，２６－２８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Ｔａｙｌｏｒ，Ｍ．ａｎｄ　Ｓ．Ｒｉｏｕｘ，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ｏｂｏＲｅｎ，ＮＪ：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１７．
Ａｎｎｅｒ，Ｍ．，“Ｌａｂ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５６，ｎｏ．３ （２０１５），ｐｐ．２９２－３０７．
Ｌｅｅ，Ｃ．Ｋ．，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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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所关注的工人代表了目标行业绝大多数的就业。我们在选中的企业通过对管

理者和人事部门的访谈得知，这些企业为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本国工人创造的工作大

多属于低技能或中等技能类型。因此，我们只对低技能工人和中等技能工人进行抽样。

工人技能的识别基于两个标准：（１）特定的岗位名称和工人的工作任务；（２）学历和

受教育年限。为了保持一致性，这些分类还与薪资等级进行了交叉核对。

为了解释劳工状况的成因，我们同时搜集了定量数据和访谈数据。我们主要使用

了四种数据收集工具：对工人的结构化定量访谈；对企业的结构化定量问卷调查；与

重要信息提供者进行的半结构化质性访谈 （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公司经理和工会组

织者）；对选定的工人进行的半结构化工作生活历史访谈。

我们首先选取目标行业中的企业，然后从企业中随机抽取低技能工人和中等技能

工人的代表性样本。所抽取的所有工人都是安哥拉或埃塞俄比亚国籍。虽然在每个企

业内的抽样是随机的，但对企业的选择是有意的。对目标子行业的选取遵循以下准则：

（１）所选行业在过去十年为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２）所选行

业内存在可比的各类企业；（３）所选行业工人进入的门槛较低。我们据此在埃塞俄比

亚选择了三个子行业：制造业中 的 纺 织、服 装 和 皮 革 产 品 （鞋 类 等）制 造 业；建 筑 业

中的筑路业；建筑业中的基础设施建筑业。我们在安哥拉所选的行业是制造业中的建

筑材料制造业，建筑业中的筑路业，建筑业中的大坝建筑业。

选定子行业之后，对企业样本的选取根据下列准则进行： （１）所选企业必须是重

要的就业创造者； （２）所选企业包括每个行业最重要的企业并且是 仍 然 活 跃 的 企 业；

（３）所选企业都是大中型企业；（４）所选企业包括一些以良好的劳工标准著称的企业。

这些准则意味着我们将行业领先的中国企业和同一行业内领先的其他外企及本土企业

进行比较，而不是在普通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选定企业之后，我们在每家企业随机抽取了工人样本。样本仅限于直接参与生产

的工人，排除了清洁工、保安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及办公室行政人员。对工人的选取

遵循了以下准则：（１）每个企业或工地都应该有一个足够大的样本 （２０—３０人）；（２）我

们尽可能使用精确无偏的样本抽样框架 （即工人名单）；（３）受访者都由现场调查员随

机抽取。总体上说，抽样方案在埃塞俄比亚得到了严格遵守，但调查小组在安哥拉的

许多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遇到了一些挑战，因此不得不从一个相对受限的样本中对工

人进行随机抽样。该样本可能不包含临时工和新近雇用的工人，只代表了那些企业的

核心劳动力。由于调查期间国家财政紧缩，工程项目实施受到影响，一 些 安 哥 拉 本 土

企业和其他外企 产 能 利 用 不 足，以 至 于 这 些 企 业 现 有 的 工 人 主 要 是 长 期 核 心 雇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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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大多数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其工程项目得到了２０１５年新批准的中国信贷

额度的支持。因此，中国企业的工人结构更具混合性，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包含了更多

临时工和新雇员。两国样本数量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埃塞俄比亚样本数量

行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 总计

制造业 １６７　 １９７　 １７０　 ３０３

建筑业 １２４　 ５９　 １２０　 ５３４

总计 ２９１　 ２５６　 ２９０　 ８３７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表３ 安哥拉样本数量

行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 总计

制造业 １４４　 ８５　 ６８　 ２９７

建筑业 １６７　 １２０　 ９８　 ３８５

总计 ３１１　 ２０５　 １６６　 ６８２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四、国家背景和样本特征

（一）国家背景

在２０００年之后，安哥 拉 和 埃 塞 俄 比 亚 成 为 非 洲 增 长 最 快 的 两 个 国 家。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间，安 哥 拉 经 济 每 年 增 长６．４％；而 在 石 油 价 格 危 机 冲 击 之 前 的 繁 荣 时 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其年 均 增 长 率 超 过８％。埃 塞 俄 比 亚 保 持 了 长 达 十 年 的 高 速 增 长，

其增长率２０１７年达到９．２％。两国的增长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投资率的驱动。但是，

埃塞俄比亚和安哥 拉 的 增 长 模 式 和 经 济 结 构 有 本 质 区 别。安 哥 拉 是 一 个 石 油 出 口 国，

其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石油价格。① 在战后国家重建阶段，安哥拉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出

① Ｗａｎｄａ，Ｆ．，ＤｉｎｍｉｃａｓｅＴｅｎｄêｎｃｉａｓｎｏｓＳｅｃｔｏｒｅｓｄ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ｏ　ｅ　ｄａ　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ｄｏｒａ　ｅｍ　Ａｎｇｏｌａ
ｄｅ　２００５à２０１５，Ｐｒｏｊｅｃｔｏ　ＥＳＲＣ－ＤＦＩＤ　ＥＳ／Ｍ００４２２８／１，Ｌｕａｎｄａ：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ｅ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Ｆａｃｕｌ－
ｄａｄｅ　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ＵＡＮ，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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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很高的增长 率。埃 塞 俄 比 亚 并 不 富 有 自 然 资 源，该 国 拥 有 一 个 庞 大 的 农 业 部 门。

埃塞俄比亚其他行业的增长和结构性变化在过去二十年中加快了步伐，制造业和服务

业取得了特别快速的扩张。①

埃塞俄比 亚２０１３年 经 济 活 动 人 口 有４　３００万，其 中 农 业 占７２．７％，建 筑 业 占

１．９％，制造业只占４．５％。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埃塞俄比亚城乡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

都下降了，劳动参与率提高了，抚养比下降了，但目前还没有出现劳动力市场趋紧的

迹象。②③ 安哥拉只有５５０万就业人口 （２０１４年），其中将近９２％分布在农业和服务业

（主要是非正规服务业）。各个行业都存在严重的技能短缺。安哥拉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就是城市 地 区 的 高 失 业 率 和 庞 大 的 非 正 规 就 业。安 哥 拉 当 前 的 失 业 率 仍 然 稳 定 在

２５％—３０％的较高水平，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５０％。④

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国家增长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资金的支持和中国

企业提供的专业技术。在过去十年间，两国通常位居中国基础设施融资、中国承包商

市场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前五名之列。仅在２０１６年，中国承包商在埃塞俄

比亚的项目收入就达４７亿美元，相当于埃塞俄比亚ＧＤＰ的６．７％。在埃塞俄比亚经营

的３２家国际承包商中有２６家是中国承包商。⑤ 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部分

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建筑公司都是中央企业或地方国企。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外商

直接投资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快速增加，其年流入量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８１亿美元，存量达到

１７．５亿美元。据切鲁 （Ｃｈｅｒｕ）和奥库拜 （Ｏｑｕｂａｙ）提供的从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

和其他来源取得的数据，外国投资者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创造了大约１８．３万 个 制 造 业

岗位，其中中国企业创造的新增就业占２１％。⑥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的这些新增工作岗

位中，许多是在新工业园区内创造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Ｍ．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８，ｎｏ．ｓ１
（２０１７），ｐｐ．１８３－２０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ｈｙ　Ｓｏ　Ｉｄｌｅ？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５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ｐ．３３．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ＥＡ），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２０１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ａｔíｓｔｉｃａ（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ｄｏｒｅｓ　ｄｅ　Ｅｍｐｒｅｇｏ　ｅ　Ｄｅｓｅｍｐｒｅｇｏ：Ｉｎｑｕéｒｉｔｏ　Ｓｏｂｒｅ　Ｄｅｓｐｅ－

ｓａｓ，Ｒｅｃｅｉｔａｓ　ｅ　Ｅｍｐｒｅｇｏ　ｅｍ　Ａｎｇｏｌａ，ＩＤＲＥＡ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Ｌｕａｎｄ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ａｔíｓｔｉｃａ，２０１９．
Ｗｏｌｆ，Ｃ．，ａｎｄ　Ｓ．Ｋ．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ＩＤＣＥ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３．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８．
Ｃｈｅｒｕ，Ｆ．ａｎｄ　Ａ．Ｏｑｕｂａｙ，“Ｃａｔ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ｉｎ　Ｏｑｕｂａｙ，Ａ．ａｎｄ　Ｊ．Ｙ．Ｌｉｎ （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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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制造业的情况不同于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往往是由中国

私营企业主建立的 “跨地区性”企业。这些企业主是安哥拉中国移民的一部分。中国

向安哥拉移民的最大浪潮发生在战后重建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２１世纪初，估计有超

过１０万名中国移民在安哥拉定居。在安哥拉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是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的供应商，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十分有限。

（二）企业特征

由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两国企业也存在许多差异。在

安哥拉，我们看到的是筑路和大坝建设行业的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它们拥有良

好的技术和高级设备，满足工程项目最为苛刻的要求。在安哥拉的企业样本中有好几

家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著名跨国承包商。在中国企业样本中也有一些顶尖的中国国

有承包商。埃塞俄比亚的建筑业企业样本中有一些重要的中国承包商，它们在很多非

洲国家都有业务。样本也包含来自中东和欧洲的跨国承包商。

安哥拉的制造业与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非常不同。安哥拉有限的制造业集中在饮

料行业 （该行业极少有表现活跃的中国企业）和建筑材料制造业，后者是由于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年间的重建活动而取得了迅速增长。① 安哥拉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不像埃塞俄比亚

那样迅速。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许多外国投资者的到来对轻工业起到

了重要的催化作 用。在 安 哥 拉，对 进 口 建 筑 材 料 的 持 续 依 赖 阻 碍 了 国 内 产 业 的 增 长。

大部分受访的管理人员表示，安哥拉的工厂还受到严重的供应制约的影响，导致成本

上升。这些供应制约包括既不稳定又昂贵的电力、外汇管制、不堪重负的交通基础设

施及工业机械维修方面的困难。建筑材料制造企业的长期职工平均不超过４００人 （见

表４）。

　表４ 安哥拉企业样本的主要特征

基础设施建设 安哥拉本土企业 其他外企 中国企业

私营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正式员工数量 （平均）（人） １　１６２　 １　８２０　 １　０５５

企业主要类型 大型国内企业 跨国公司 （跨国）国有企业

① Ｗｏｌｆ，Ｃ．，ａｎｄ　Ｓ．Ｋ．Ｃｈｅ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ＩＤＣＥ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３，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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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基础设施建设 安哥拉本土企业 其他外企 中国企业

管理层的主要国籍 巴西和安哥拉 葡萄牙 中国

主要市场 安哥拉 欧洲和非洲 中国和非洲

在安哥拉市场的

经营历史 （平均年份）
１２　 ２４　 １０

建筑材料行业 安哥拉本土企业 其他外企 中国企业

私营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正式员工数量 （平均）（人） ３３６　 ２４８　 ３７３

企业主要类型
混合：大型私有化的

国有企业和中型企业
中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跨地区的中型外商

直接投资企业

管理层的主要国籍 安哥拉和葡萄牙 葡萄牙 中国

主要市场 安哥拉 安哥拉 安哥拉

在安哥拉市场的

经营历史 （平均年份）
２２　 １２　 １０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企业层面调查，２０１８年。

埃塞俄比亚制造业的发展要好得多。虽然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一个偏重农业的经济

体，但该国在２１世纪伊始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方案。该方案得到了国家投资

的支持，最近还得到了海外贷款的支持。样本中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市场导向，但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些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这些都是近年来 （大多是２０１０年以

后）在埃塞俄比亚设立的外资企业。如表５所示，至２０１８年为止，活跃在埃塞俄比亚

的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的平均经营历史分别仅为４年和５年，其中一些公司是在２０１６

年才进入埃塞俄比亚的。相反，样本中的大部分本土制造企业有很长的经营历史，其

中一些曾是国有 企 业。埃 塞 俄 比 亚 本 土 制 造 企 业 的 平 均 历 史 （至２０１８年）是４３年。

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在规模上明显大于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

就技术能力和经验而言，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公路承包商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

佼佼者，从雇员数量来说都是大企业。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平均经营了１５年。中国

承包商往往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埃塞俄比亚承包商历史悠久，平均历史为２６年；并

且，在大量公共工程的支持下，这些承包商在过去１５年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埃塞俄比

亚和中国承包商的平均规模都非常大，而其他外企的平均规模要小得多，并且经营项

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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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埃塞俄比亚企业样本的主要特征

筑路业 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 其他外企 中国企业

私营比例 （％） ８３　 ６６　 ０

工人数量 （平均）（人） ４　０２０　 ３７０　 ３　９７０

公司的主要类型
大规模私营企业和

一家国有企业

跨国公司和

跨国国有企业
跨国国有企业

管理层的主要国籍 埃塞俄比亚 中东、印度 中国

主要市场 埃塞俄比亚 中东、印度 中国、亚洲和非洲

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

经营历史 （平均年份）
２６　 ５　 １５

纺织、服装和

皮革产品制造业
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 其他外企 中国企业

私营比例％ ８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工人数量 （平均）（人） ８１５　 ２　５４５　 １　８４５

公司的主要类型
大型私营企业和

一家国有企业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

管理层的主要国籍 埃塞俄比亚 多种国籍 中国

主要市场
埃塞俄比亚、

土耳其、欧盟
美国、印度和欧盟 美国和欧盟

在埃塞俄比亚市场的

经营历史 （平均年份）
４３　 ５　 ４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企业层面调查，２０１８年。

（三）工人个体特征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有高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市场向不同的工人群体提

供了非常不同的就业条件。我们探寻了在两国、两行业的领先企业中的工人具有怎样

的特征。体现工 人 群 体 特 征 的 主 要 方 面 是：个 人 和 家 庭 人 口 特 征，例 如 性 别、年 龄、

家庭规模和婚姻状况；移徙和居住状况；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

安哥拉样本中劳 动 力 的 人 口 构 成 表 明，建 筑 业 和 制 造 业 工 人 处 于２０—３５岁 年 龄

段，主要是男性。年龄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非常明显。安哥拉各行业工人的平均年

龄都在３０岁左右，比埃塞俄比亚的情况要高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

新工厂中存在比重很大的年轻女性。在安哥拉，中国工厂中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人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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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２５岁左右的最年轻工人群体，他们大多最近才从安哥拉中南部省份迁移而来；

年纪最大且工作经验最多的工人群体是安哥拉本土工厂的工人及非中国企业的中等技

能工人 （详见表６）。中国企业未婚男性工人的比例明显更高，在制造业更是如此。因

此，基本的人口特征揭示了中国企业、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工人群体之间的明

显差异。

教育往往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安哥拉，样本中的劳动力按受教

育水平分割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细分群体：一方面是受过更多教育、具有更多行业相关

工作经验的工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另一方面是受教育较

少的工人，他们通常是来自农村 地 区 的 移 民，相 关 工 作 经 验 和 技 能 都 非 常 有 限。表６

和图２显示了两行业中国企业工人与非中国企业工人之间的鲜明对比。中国企业工人

往往只有小学教育水平，而在非中国企业的工人中，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工人比例

要高得多。

　表６ 安哥拉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人口学特征与受教育水平

制造业低技能工人 制造业中等技能工人 制造业总体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安哥拉

本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安哥拉

本土企业

年龄 ２４．８　 ３０．６　 ２６．５　 ２９．３　 ３６．１　 ３４　 ２９．１

未婚 （％） ４５．２　 ２２．６　 ０　 １４．３　 ３　 ８．５　 ２７

教育 （％）

　未受教育或小学未毕业 ４２．７　 １７　 ２５　 １９．１　 ９．１　 ６．４　 ２５．９

　小学毕业 ４３．６　 ３９．６　 ５０　 ４７．６　 ３０．３　 ３８．３　 ４０．８

　初中毕业及以上 １３．７　 ４３．４　 ２５　 ３３．４　 ６０．６　 ５５．３　 ３３．３

建筑业低技能工人 建筑业中等技能工人 制造业总体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安哥拉

本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安哥拉

本土企业

年龄 ２７．３　 ３３．３　 ３７．７　 ３１．１　 ３３．３　 ３５．５　 ３１．７

未婚 （％） ２７　 １２．１　 ３．３　 １２．５　 ８　 １１．９　 １５．２

教育 （％）

　未受教育或小学未毕业 ３６．５　 ２４．２　 ２６．７　 １２．５　 １０．２　 ７．１　 ２１．４

　小学毕业 ４６．１　 ３９．４　 ４３．３　 ３７．５　 ２１．６　 ５２．４　 ３８．８

　初中毕业及以上 １７．５　 ３６．３　 ３０　 ５０　 ６８．２　 ４０．５　 ３９．９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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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安哥拉不同类型企业工人受教育水平对比

（受过初中教育或更高教育的工人占比，单位：％）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安哥拉工人是国内移民。安哥拉总样本中的半数工人称他们是

为了工作而移民的。中国企业中移民工人占比约为７０％。相比之下，在安哥拉本土建

筑业企业，移民工人占比为２９％；在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的制造业工厂，移民

工人只占１５％—２０％。这再次证实了安哥拉存在两个不同的劳动力细分群体。我们观

察到，中国企业不仅雇用大量的移民工人，而且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来自中南部省份移

民工人的偏好。中国企业样本中有接近６０％的工人来自中南部省份，特别是万博与乌

伊拉 （Ｈｕａｍｂｏ－Ｈｕｉｌａ）省。那里是公认的安哥拉劳动力蓄水池 （见图３）。这一比例在

制造业工厂中甚至更高。这些地区的许多工人来自贫困的农村。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中国管理者持有的刻板印象，即来自这些地区

的工人更加努力、更守纪律。这一现象也揭示出中国管理者对劳动控制和规训的优先

考虑。事实上，中国管理者对安哥拉 工 人 的 主 要 抱 怨 是 旷 工、迟 到、缺 乏 工 作 纪 律 和

偷窃。中国管理者对工人高离职率问题的解读是来自某些地区的工人缺乏纪律和工作

道德。这种陈词滥调在外国甚至非洲国内投资者中更普遍。① 倾向于从安哥拉中南部省

份招聘移民工人的制度似乎是对这些担忧的一个直接回应。

① Ｔａｎｇ，Ｘ．ａｎｄ　Ｊ．Ｅｏｍ，“Ｔｉｍ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３８ （２０１９），ｐｐ．４６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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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安哥拉企业工人的来源 （单位：％）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如图４所示，位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有很

大一部分实行 “宿舍劳动体制”，这与中国部分新兴工业地带的情况类似。① 这种劳动

体制带来了两个主要结果。第一，它加强了劳动控制和纪律，帮助企业获得了没有旷

工和迟到问题的劳动力。第二，它为更低的工资创造了空间，因为现在食宿成本由企

业承担了，即额外的 “社会工资”满足了罗安达城市工人的基本需要。安哥拉许多中

国企业对 “宿舍劳动体制”的偏好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类似做法，而且是对当地劳动力

市场条件的一种适应机制和劳动控制的必然要求。

考虑到在受教育水平和移民来源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料两个劳动力细分群体在社

会经济地位和贫困程度方面也有不同。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指数来衡量社会经

济地位：工人拥有的基本商品或非食物消费品越多，工人在该指数上的得分就越高。②③④

①

②

③

④

Ｐｕｎ，Ｎ．，ａｎｄ　Ｃ．Ｓｍｉｔｈ，“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Ｔｈｅ　Ｄｏｒｍｉｔｏｒｙ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ｋ，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１ （２００７），ｐｐ．２７－４５．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Ｆ．，ａｎｄ　Ｃ．Ｏｙａ，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ＤＣ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９．

Ｓｅｎｄｅｒ，Ｋ．Ｊ．，“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１９９０－２０１５”，ｉｎ　Ｃｈｅｒｕ，Ｆ．，Ｃ．Ｃｒａｍｅｒ，ａｎｄ　Ａ．
Ｏｑｕｂａｙ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Ｏｙａ，Ｃ．ａｎｄ　Ｆ．Ｗａｎｄａ， “Ｃｏｎｄｉｅｓ　ｄｅ　ｅｍｐｒｅｇｏ　ｅｍ　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ｏ　ｄｅ　ｏｂｒａｓ　ｐúｂｌｉｃａｓ　ｅ　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　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ｏ”，ＩＤＣ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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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安哥拉不同类型企业中工人居住在宿舍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受中国企业雇佣的工人显著比其他企业的工人更为贫困 （社会经济指数得分低４０％以

上）。可以认为，更贫困的工人 （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新移民）的保留工资和议价能

力都较低，他们也更有可能接受宿舍劳动体制的安排，因为他们找到合适住处并生活

在罗安达的机会很小。

总之，安哥拉存在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种分割与公司来自哪个国家高度相

关。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不同的劳动力细分群体： （１）在建筑行业和制造业的许多中

国企业中，劳动力的主力是更为贫困、受教育水平更低、拥有更少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的移民工人； （２）在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中，劳动 力 的 主 力 是 拥 有 更 多 技 能、

受教育水平高于城市工人平均水平、拥有更多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工人。这些工人更

为年长，享受着更为稳定的工作安排。

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市场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制造业工厂主要雇佣女性，制造业

样本中的女工占了全部工人的８０％。在年龄方面，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的低技能工人

比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的低技能工人年纪更大。在受教育水平方面，低技能建筑业工

人的受教育水平尤其低：在中国企业的低技能工人之中，没有完成小学教育的比重达

到４７％，而在其他外企和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中，这一数字分别为５０％和接近６０％。

相反，制造业工人往往接受过中学教育。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制造业工人的境况较

好，其社会经济指数得分比建筑业工人高２８％。调查样本中的许多建筑业工人是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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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村地区招聘的。他们的受教 育 水 平 较 低，工 作 经 验 有 限，生 活 标 准 更 低。在 制 造

业中，我们发现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的工人 （样本中境况最好的一部分）与中国企业

和其他外企的工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表７ 埃塞俄比亚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技能水平工人

的人口学特征与受教育水平

制造业低技能工人 制造业中等技能工人 制造业总体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

比亚本

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

比亚本

土企业

年龄 ２１．７　 ２２．４　 ２９．８　 ２４．６　 ２４．３　 ３６．７　 ２５

女性 （％） ７１．５　 ９１．７　 ７２．３　 １５　 ８２．１　 ５０　 ７５．３

未婚 （％） ７９．２　 ７５．６　 ４８．７　 ７０　 ７５　 ４０　 ６７．６

教育 （％）

　未受教育或小学未毕业 １０．４　 １２．５　 ３４　 ５　 ３．５７　 １　 １６．８

　小学毕业 ５．６　 ８．９　 １６．７　 ０　 ７．１４　 １５　 ９．９

　初中毕业及以上 ８４．１　 ７８．６　 ４８．３　 ９５　 ８８．１７　 ８０　 ７３．３

建筑业低技能工人 建筑业中等技能工人 建筑业总体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

比亚本

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

比亚本

土企业

年龄 ２４．３　 ２７．７　 ２４．８　 ２７．７　 ２９．７　 ３３．８　 ２６．９

女性 （％） １０．５　 ２５．７　 ３３．７　 ０　 ０　 ０　 １５．２

未婚 （％） ６４．５　 ３１．４　 ６２．７９　 ４３．８　 ２９．２　 ３２．４　 ５０．５

教育 （％）

　未受教育或小学未毕业 ４７．２　 ５０　 ５９．３２　 １６．７　 ２０．８　 ４０　 ４１．５

　小学毕业 １８．１　 １５．６　 ２５．４　 ２７．８　 １２．５　 ２３．３　 ２１．１

　初中毕业及以上 ３４．８　 ３１．２５　 １５．２９　 ５６．１　 ６６．７　 ３６．７　 ３７．１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埃塞俄比亚与安 哥 拉 一 样，也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劳 动 力 是 国 内 移 民。在 埃 塞 俄 比 亚，

许多地区持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以及农业劳动的低回报使迁移成为大多数年轻求职者

的选择。制造业工厂中移民工人的比例非常高。在建筑业，移民的多少与筑路项目的

招聘方式有关。中等技能建筑工人更可能为了工作而移民并且跟着项目 “移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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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具备操作机器的资质和专业技能。对于所有建筑业企业而言，中等技能工人中移

民的比例处于６０％到８０％多之间。制造业工人的这一比例稍低。相较埃塞俄比亚本土

企业，中国和其他外国制造业企业雇用移民的比例更高。这一模式反映了中国企业和

其他外企在工业园区内的主导地位，那里吸引了大量寻找工作的移民。

与安哥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埃塞俄比亚还没有 “宿舍劳动体制”。而且，建筑业的

低技能工人中移民所占比例较低。根据对公司管理层和政府官员的访谈，这些事实与

政策关注的重点相关。首先，企业受到政府的压力，要在建筑项目中为当地工人创造

就业机会。这限制了企业从其他地区带来大量低技能工人的空间。其次，政府不鼓励

在工业园区内建宿舍。政府希望工人们在园区附近找到合适的私人住所，认为住在外

面能更好地保护工人的自由，避免雇主过度控制其生活和时间。

五、调查结果

（一）用工属地化率

我们汇编了将近６０个数据库、研究和案例，这些资料涵盖了过去十余年间有关中

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的研究。我们从中得到的属地化率加权平均值为８５％。大约２／３

的案例和研究估计属地化率超过８０％。

即使在属地化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也有重要意义。例如，中信

建设开发的凯兰巴—凯亚西 （Ｋｉｌａｍｂａ－Ｋｉａｘｉ）一期项目是一个有２万套住房的新卫星

城。该项目是安哥拉的旗舰项目之一，在５４个月的开发过程中累计雇用了３．６万名安

哥拉工人。这些工人仅占该项目总劳动力的６０％。① 该项目采取了高度劳动密集型的

生产方式，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建设项目的类型对结果也有影响。我们在安哥拉观

察到，在技术标准要求苛刻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从国外带来有专

业经验的工人以满足客户对工期和质量的要求。即使当地政府没有强烈要求较高的用

工属地化率，企业还是要面对工期紧迫和工人技能短缺所造成的压力。我们在采访中

得知，出于一些政治 考 量，中 国 企 业 受 制 于 特 别 严 格 的 工 期 和 完 成 项 目 的 巨 大 压 力，

① Ｂｏ，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Ｋｉｌａｍｂａ　Ｋｉａｘｉ（Ｋ．Ｋ．）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６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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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之前更是如此。

根据我们自己对企业的调查和采访，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企业用工属地化率非常高。

即使在建筑业，属地化率也超过９０％。中国企业与其他外企的差异并不显著。在埃塞

俄比亚，中国的建筑企业雇用本地经理人担任中层管理职位，而在安哥拉这种做法更

为少见。在埃塞俄比亚的建筑工地，只有财务管理和一些专业技能要求很高的关键技

术岗位上有中国员工。

埃塞俄比亚的情况符合降低成本的经营策略，因为外籍工人的成本要比同一职位

的埃塞俄比亚工人高得多。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新来的外国投资者所采用的一个普

遍模式是在中等技 能 岗 位 上 安 排 外 籍 员 工，以 协 助 企 业 创 业 并 培 训 埃 塞 俄 比 亚 工 人。

在埃塞俄比亚工人可以胜任之后，外籍员工通常就会减少。在一些位于工业园区中的

出口导向型工厂，当企业难以用当地管理人员填补岗位时，由于引进外籍员工成本高

昂，这些企业可能被迫低于产能运行。埃塞俄比亚较高的用工属地化率在一定程度上

是政府立场的结果，这一立场旨在阻止企业在一些本国工人可以胜任的岗位上使用外

籍劳工。埃塞俄比亚的签证限制和对用工的监督使其属地化率比非洲许多国家都高。

安哥拉被认为是对中国工人依赖最深的国家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项目速

度快、规模大的结果，同时也是安哥拉缺乏具有相关经验和资质的工人所导致的。在

中国承包商到来之前，具有相关经验和资质的员工大部分已经受雇于现有的安哥拉本

土企业和其他外 企。我 们 的 企 业 调 查 和 质 性 研 究 表 明，中 国 企 业 平 均 属 地 化 率 较 低，

但与非中国企业的差异不像预期那么大。大部分中国企业的属地化率高于之前的研究

发现。① 中国企业的平均属地化率是７４％，而非中国企业的属地化率是８８％ （见表８）。

如果我们只考虑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人，中国企业的安哥拉工人占比约８５％。许多中

国企业不再雇用中国工人从事任何低技能的工作。

　表８ 安哥拉的用工属地化率 单位：％

平均样本属地化率 非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 全部企业 企业数量

建筑业 ８６　 ７１　 ７９　 １９

制造业 ９２　 ７８　 ８４　 １５

总计 ８８　 ７４　 ８１　 ３４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① Ｔａｎｇ，Ｘ．，“Ｂｕｌｌｄｏｚｅｒ　ｏｒ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ｇｏ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３ （２０１０），ｐｐ．３５０－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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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企业调查结果与安哥拉政府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基本一致。根据安哥拉

道路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中国承包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间用工属地化率从６０％提高到了

７３％。用工属地化率的提高是在安哥拉最重要的发现。大部分中国企业管理者承认在

招工模式方面发生了迅速转变，属地化率从重建繁荣时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的５０％左

右提高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７５％左右。安哥拉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

年向安哥拉提供的 两 笔 信 用 额 度 所 支 持 的 项 目 中，有５６％至６４％的 工 人 是 安 哥 拉 工

人。① 许多中国企业受访者指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一些时间紧迫的项目可能会大量雇用

中国工人，包括基础岗位也会雇用中国工人，而现在这种做法既不令人接受，其成本也

无法承受。根据对管理者的访谈，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１）在安哥拉市场经

营十余年后，这些企业适应了安哥拉的环境；（２）相较于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现在有了

更多受过培训的工人；（３）来自中国的外籍劳工对工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都在上涨。

这些趋势为就业机会的直接创造做出了贡献。根据奥亚 （Ｏｙａ）和万达 （Ｗａｎｄａ）的

研究，安哥拉建设部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创造的新公共工程岗位占

该行业所有新岗位的３３％至９９％，平均为６５％。特别是在２０１５年之后的危机期间，由于

中国在２０１５年批准了紧急信用额度，中国承包商成为新工作岗位的主要贡献者。② 因此，

主要数据总体上表明，中国企业过去１５年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给非洲工人创造了大

量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就业机会，建立了一支产业工人队伍，做出了持续性、实质性

的贡献。

（二）工资

付给工人的工资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工人的生产率及工人能够在工资谈判中发

挥的结构性、组织性力量。③ 生产率和工人的议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所在的

行业。因此，我们在行业内进行工资比较。

如图５和图７所示，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中等技能工人都享有丰厚的工资溢价。

从安哥拉的两个行业来看，中等技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月６４　８０５宽扎，而低技能工

①

②

③

Ｃｏｒｋｉｎ，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ｇｏｌａ：Ａ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
ｃｙ，ｖｏｌ．３７，ｎｏ．４ （２０１２），ｐｐ．４７５－４８３．

Ｏｙａ，Ｃ．ａｎｄ　Ｆ．Ｗａｎｄａ， “Ｃｏｎｄｉｅｓ　ｄｅ　ｅｍｐｒｅｇｏ　ｅｍ　Ａｎｇｏ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ｏ　ｄｅ　ｏｂｒａｓ　ｐúｂｌｉｃａｓ　ｅ　ｉｎｄúｓｔｒｉａ　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ｏ”，ＩＤＣ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９．

Ｓｉｌｖｅｒ，Ｂ．Ｊ．，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Ｗｏｒｋｅｒ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７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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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月３０　１５７宽扎。① 行业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两个行业中等技能工人

的工资溢价大小相似。

图５　安哥拉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月工资 （单位：宽扎）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企业来自哪国对工资水平是否重要？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个因素。我们首先

从观察均值的差异开始。如图６所示，在安哥拉，中国企业某些类别工人的工资平均

水平往往较低。对于建筑业的低技能工人和制造业的中等技能工人来说，安哥拉本土

企业的月工资平均比中国企业高出大约１／３。对于制造业的中等技能工人来说，中国企

业的工资水平和 其 他 外 企 没 有 区 别，而 安 哥 拉 本 土 企 业 的 工 人 （主 要 是 正 式 劳 动 力）

获得了较高的工资。在建筑业的中等技能工人和制造业的低技能工人当中，我们没有

发现不同企业的工资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

描述性差异不足以证实其统计显著性。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那些导致差异的共

同决定因素。共同决定因素之一是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的一部分工人受雇于该

国的一个重点大坝项目。这 个 大 坝 项 目 的 工 人 都 是 资 历 较 长 的 劳 动 力，由 公 司 特 别

①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代表６３３美元和２９５美元 （兑换比率为１０２．４０宽扎兑换１美元）。购买力平价考虑

了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平差异。按市场汇率计算，月工资分别等同于３９１美元和１９２美元 （汇率为１６５．９宽扎兑换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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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安哥拉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月现金工资 （单位：宽扎）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为该项目挑选。许多工人有较长 的 行 业 工 作 经 验，并 且 一 直 为 这 些 承 包 商 工 作。这

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 盒 状 图 中 低 技 能 建 筑 工 人 的 工 资 差 异。另 一 个 共 同 决 定

因素与抽样框架有关：在中国筑 路 工 地 上，新 近 被 雇 用 的 本 地 工 人 占 主 导 地 位；而

在非中国企业，核心正式工人 占 主 导 地 位。最 后，实 施 “宿 舍 劳 动 体 制”的 中 国 企

业承担了部分基本生活 费 用，这 对 于 某 些 工 人 来 说 也 可 能 导 致 更 低 的 月 工 资。对 于

制造业中等技能工人之间 的 差 异 来 说，中 国 企 业 工 人 的 样 本 太 小 乃 至 无 法 得 出 可 靠

结论。但很明显的是，安哥拉本土企 业 的 制 造 业 工 人 是 核 心 正 式 工 人。除 抽 样 问 题

之外，工资差异还受劳动 力 市 场 分 割 的 影 响，即 中 国 企 业 的 工 人 属 于 不 同 的 劳 动 力

细分群体。

为了补充描述性 分 析，我 们 使 用 回 归 分 析 来 帮 助 探 究 影 响 工 资 差 异 的 决 定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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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的详细结果可以参见本项目的完整报告。① 我们使用最小二乘法，并使用稳健

标准误或企业层面的群集标准 误，控 制 一 系 列 个 人 和 企 业 特 征，包 括 年 龄、性 别、教

育背景、工作任期、工作经验、迁移状况、所属行业、企业规模、位 置 因 素、基 础 设

施项目类型 （大坝还是道路）和特定的抽样框架特征。被解释变量是月工资的对数值

（单位为安哥拉宽扎）。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劳动力细分群体的

特征会影响平均工资水平。当我们使用群集标准误时，“中国企业”的统计显著性也消

失了。因此，企业来自哪国对工资差 异 没 有 显 著 的 独 立 影 响。可 以 说，我 们 所 观 察 到

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企业的招聘偏好所造成的。中国企业会特别

愿意招聘保留工资更低的工人。他们选择宿舍劳动体制的理由更多是为了劳动控制和

规训劳工，而不是为了降低工资。

在埃塞俄比亚 （如图７所示），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建

筑业低技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在１　５００比尔到１　７００比尔之间，而制造业低技能工人的

平均月工资在１　２５０比尔到１　４５０比尔之间。② 建筑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特别高，

他们的技能需要长年的培训才能获得，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特定的执照 （如建筑机械

操作工）。好几位管理者称，虽然筑路行业的机械操作工在数量上增加了，但企业为了

获得更有经验的工人而进行的竞争仍然激烈，所以一些企业提供更高的 “效率”工资

来吸引和留住最有经验和竞争力的中等技能工人。

如图８所示，不同企 业 之 间 的 工 资 差 异 也 依 赖 公 司 所 在 行 业 和 工 人 的 技 能 水 平。

对制造业的低技能工人来说，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支付的工资都少于本土企业支付的

工资。对制造业的中等技能工人来说，其他外企支付的工资最低。对建筑业的低技能

工人来说，埃塞俄比亚本土公司的平均工资最高；由于其他外企内部的工资差异很大，

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之间的工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简单来说，中国企业的平均工

资要比非中国企业的平均工资低一些。

如前文一样，我们用回归方法分析工资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探究公司来源的影

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是否依然存在。回归分析的详细结果请参见本项目的完整报

告。回归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只考虑工人的个人特征，中国企业的工资平均来说仍然

①
②

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ａｓ．ａｃ．ｕｋ／ｉｄｃｅ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ｆｉｌｅ１４１８５７．ｐｄｆ。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代表１６１—１８２美元和１３４—１５５美元 （兑换比率为９．３３埃塞俄比亚比尔兑换１美

元）。按市场汇率计算，月工资分别等同于６３—７１美元 （建筑业）和５２—６１美元 （制造业）（汇率为２３．９埃塞俄

比亚比尔兑换１美元）。建筑业中等技 能 工 人 的 工 资 高 得 多，按 购 买 力 平 价 计 算 为５７５美 元，按 市 场 汇 率 计 算 为

２２５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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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埃塞俄比亚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月工资 （单位：埃塞俄比亚比尔）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略低于其他企业；但是，一旦我们考虑了位置因素的影响，即控制反映企业位于工业

园区内这一变量，则 “中国企业”的效应就不再是统计上显著的了。

工业园区的工资较低与一系列可能的因素有关。首先，工业园区是工资设定和劳

动控制的特殊空间，它融入了特定的、要求苛刻的全球生产网络。① 位于工业园区的工

人所获得的工资比非工业园区的工人低１９％。第二，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

与区位有关，因为样本中大部分工业园区的工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外

的地区工作，而工资水平更高的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主要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第三，企

业在埃塞俄比亚市场中的经营历史也有影响，因为许多工业园区内的外资企业最近才

开始经营。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资水平相对于工人生活成本是高是低？工资水平是不是一种

“贫困线工资”？在安哥拉，样本中所有企业的平均工资大幅高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调查时

法定的全国最低工资 （１８　７５４宽扎）。样本中工资最低的工人群体平均工资约为２５　０００

①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Ｆ．ａｎｄ　Ｃ．Ｏｙａ，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ｓ，ＩＤＣ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
ｐｏｒｔ，ＳＯＡ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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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埃塞俄比亚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月现金工资

（单位：埃塞俄比亚比尔）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宽扎，比法定最低工资高１／３。只有一些临时工的工资接近行业最低工资，但仍然高于

最低工资。然而，即使是最低的工资也比许多在城市非正规行业工作的零工所挣的收

入要更高并且也更稳定。

为了衡量工资的购买力，我们用购买力平价对工资进行调整，将不同国家的价格

水平差异考虑进来。１．９美 元／天 的 国 际 贫 困 线 意 味 着 月 收 入 约 为５８美 元，高 一 级 的

３．２美元／天的贫困线 （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月收入约为９６美元。安哥拉样本中工资

最低的工人群 体 是 中 国 企 业 的 低 技 能 工 人 （２５　０００ｋｚ），其 工 资 按 购 买 力 平 价 衡 量 为

２４４美元；工资最高的是安哥拉本土制造业企业的中等技能工人 （７３　０００ｋｚ），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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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为７１３美元。①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安哥拉样本中大多数低技能工人

获得的月工资在３００美元以上。这些数据证实安哥拉劳动力市场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

水平，也反映了安哥拉国内较高的生活成本。从这些方面来看，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不

是 “贫困线工资”。

即使工资高于国际贫困线并且也高于任何国家非正规工作的微薄报酬，工人们仍

会觉得工资相对于生活成本来说过低。如表１１所示，中国企业工资较低的工人 （特别

是低技能工人）实际上能够进行储蓄。这一结果反映了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许多中国

企业实行 “宿舍劳动体制”，为工人提供了作为 “社会工资”的住宿和伙食，因此明显

减少了工人的月度开支。这对住在罗安达的工人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面临高昂的生活

成本，特别是住房、食物和交通成本。对安哥拉本土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的低技能工

人来说，他们的工资虽然高于样本均值，但仍不足以应对所有支出。他们是样本中唯

一储蓄为负的 工 人 群 体。这 一 发 现 对 减 少 贫 困 很 有 意 义。虽 然 通 过 “宿 舍 劳 动 体 制”

雇用相对贫困的工人可能增强雇主的劳动控制和议价能力，但这些企业也确实为安哥

拉最脆弱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创造了就业机会。正如许多工人所说，他们在目前的工作

中第一次享受到 了 稳 定 的 月 收 入。相 对 较 低 的 工 资 和 由 免 费 食 宿 构 成 的 “社 会 工 资”

一起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表９ 月工资和生活成本：安哥拉工资的购买力

扣除每月支出后的

净现金工资 （ｋｚ）
每月支出占收入的

百分比
月工资 （ｋｚ）

安 哥 拉 本 土 企 业／其 他 外

企的低技能工人
－８８１　 １１０　 ３５　２５０

中国企业的低技能工人 ８　１３０　 ７３　 ２７　６５９

安 哥 拉 本 土 企 业／其 他 外

企的中等技能工人
１２　３１８　 ９３　 ６６　５４０

中国企业的中等技能工人 １６　１９７　 ７７　 ５９　２８４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埃塞俄比亚没有官 方 的 最 低 工 资，所 以 我 们 无 法 将 调 查 工 资 和 某 种 基 本 惯 例 进

行比较。我们比较了工资水平和 相 关 国 际 贫 困 线。按 购 买 力 平 价 计 算，埃 塞 俄 比 亚

① ２０１７年安哥拉私人消费的ＰＰＰ转换系数为１０２宽扎兑换１美元。




中国企业对非洲就业发展的贡献

２１８　　

的样本中没有任何 工 人 的 工 资 低 于３．２０美 元／天 的 贫 困 线，所 有 工 人 的 工 资 比１．９
美元／天的两倍还多。１．９美元／天是最贫困国家的参照系。按购买力平 价 计 算，低 技

能制造业工人 每 月 工 资 为１３０—１５５美 元，而 低 技 能 建 筑 工 人 每 月 工 资 为１６１—１８７
美元。中等技能制造业工 人 每 月 工 资 在２２７至３２４美 元 之 间，而 中 等 技 能 建 筑 业 工

人每月工资在４４７至６６２美 元 之 间。① 这 些 工 资 水 平 并 非 人 们 经 常 所 称 的 “贫 困 线

工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资足以应对生活成本。与安哥拉不同，埃塞俄比亚的中国

公司不实行 “宿舍劳动体制”。埃塞俄比亚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食物是最大的支出项；

有５６％的人估计食物在每月支出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有２０％的人称其收入有３／４花

在了食物上。尽管食品在每月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很高，但埃塞俄比亚有一半受访者表

示他们并不每周都消费肉类或奶制品。在制造业，只有２７％的低技能工人和４１％的中

等技能工人称收入足以应对每月生活成本。建筑业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仍然只有４２％
的低技能建筑工人称收入充足。就生活方面来说，中等技能建筑工人是最有保障的群

体，他们中有７５％的人称收入充足。因此，样本中的工人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他们

获得了高于贫困线的稳定收入，但同时许多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

（三）福利

在安哥拉，我们发现不同行业之间的福利差异相对较小。如图９所示，所有工人

中通常只有不到一半受益于各种福利。但是，几乎所有工人都享受工作餐，在制造业

工厂中更是如此。安哥拉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样

本中的中国企业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面临更多的非正规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工人更

不可能获得带薪休假、免费医疗协助以及社会保障 （即正式加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对公司管理者的采 访 证 实，许 多 中 国 企 业 没 有 意 识 到 工 人 们 期 望 这 些 权 利 得 到 满 足。

我们还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公司将住宿舍的工人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工人未被

告知或未收到社保卡。因此，许多工人似乎并不知情，很难确定企业在何种程度上提

供了这些福利。

在埃塞俄比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福利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见表１２）。制造业的

工人更有可能获得福利，比如带薪休假、带薪病假和免费洗浴，并更容易获得医疗服

务和健康检查。然而，在同一行业内部的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在建筑业中，

中国企业给他们的员工提供的福利是最少的。在制造业中，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不那

① ２０１７年埃塞俄比亚私人消费的ＰＰＰ转换系数为９．３３埃塞俄比亚比尔兑换１美元。





第１１卷第６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６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ｏｖ　２０２０

２１９　　

图９　安哥拉不同行业的福利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么明显。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在大多数福利的提供上表现最佳，其次是其他外企和中

国企业。然而，中国企业的确在某些领域要胜过其他外企和埃塞俄比亚本土企业，在

伙食和住宿的提供方面更是如此。提供住宿在其他各类企业中都比较少见。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挽留员工的策略，而且正如许多管理者所说，这也是保持工作纪律、提高时

间效率的策略。在管理者看来，工人们在工厂食堂里吃饱饭才更有可能承受高速运转

的生产线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让工人不易生病和缺勤。

　表１０ 埃塞俄比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公司工资以外的工作条件 单位：％

建筑业 制造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

本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

本土企业

伙食 ４．９　 ０　 ２．５　 ８４．８　 ６４．３　 １３．１

住宿 （或津贴） １９．４　 １３．６　 １６　 ７．４　 ０．５　 ２

交通 （或津贴） ７１．８　 ５５．９　 ８８．３　 ８２．８　 ７４．９　 ５４．２

带薪休假 １２．９　 ３３．９　 ２１．９　 ７２．５　 ７６．２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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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建筑业 制造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

本土企业
中国企业 其他外企

埃塞俄比亚

本土企业

工作 场 地 的 健 康

检查
１．７　 １８．６　 １９．３　 ２４．１　 ４２．８　 ４４．９

医疗服务 １３　 ３９　 ５２．９　 ３０．３　 ５８．７　 ７０．１

带薪病假 ２２．８　 ３５．６　 ４１．２　 ５４　 ６４．４　 ８９．２

免费洗浴 １０．５　 １１．９　 １８．５　 ３９．８　 ２７．７　 ３９．３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埃塞俄比亚住宿的提供明显没有安哥拉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避免工

厂宿舍的政策偏好。政府起初不鼓励公司在工业园区内部建造宿舍和安置工人。然而，

我们对一些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采访表明，没有住宿已经变成招聘和留住工人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移民工人抱怨他们现在要为住房和食物而花销，而迁移之前并不用承担

这些成本。由企业、工业园区或当地政府提供价格实惠的住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并且成为新兴工业园区取得成功的优先政策。

（四）技能培养

在一个正在经历结构转型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工作的增加有助于推动

产业工人队伍的长期形成过程。虽然两国在工业化和结构转型模式方面存在差异，但

工作机会的增加都促进了劳动力技能的发展。考虑到受雇于中国企业的大多数工人都

缺乏技能和工作经验，倘若没有安排某种形式的培训，中国企业在这些非洲国家的新

兴产业将难以经营。

安哥拉的技能培养情况反映出不同行业、不同公司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劳资关系

正规化程度的差异。在安哥拉，约三分之一的工人称接受过某种形式的 “正式”培训。

本土企业和其他外企的工人接受过此类培训的比例更高 （见图１０）。他们所指的培训是

正式的入职培训。这类培训通常由人事经理和健康安全主管开展，主要关注工作中有

关健康安全的基本知识和工作场所中的主要规定。这些培训通常在入职时进行，但随

后持续的系统性培训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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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安哥拉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工人的正式培训率 （％）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这种培训没有涵盖所有类型的技能传授过程。中国企业的大多数工人的确提到从

新工作中获得技能的意义。这对于第一次进入这些行业的最没有经验的工人来说更是

如此。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访谈证实非正式的持续性培训是惯用的做法。管理

者将最重要的培训集中于工人入职的最初几周，以便工人能够完成工作任务。一旦工

人被认为 “可靠”，他们就会获得有关新工作任务的培训和升职的机会。这种培训不太

正式，也较少关注健康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建筑工地，技术性培训和基本的 “看中学、

干中学”是通行的做法。一些较大的公司建立了职业培训中心，那里的培训包括到把

工人派到中国去学习。但是，这些培训课程的毕业生最终为中国企业工作的比例相对

较低，因为他们通常会在安哥拉公共部门中寻找稳定工作。总之，不同企业提供的培

训在 “正式”程度、系统性和针对性方面存在差异。

行业特征对培训的提供有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差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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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体现在行业的市场导向方面。国内市场导向的中型企业 （如许多安哥拉制造业工

厂）非常不同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 （如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企业）。一旦我们考

虑了行业特征和工人技能水平，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企业和其他外企所提供的培训就差

不多了。

图１１　埃塞俄比亚不同行业、不同技能水平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人培训率

（任何形式的培训，％）

　　资料来源：ＩＤＣＥＡ调查，２０１７年。

在埃塞俄比亚，建筑业和制造业提供的培训有很大差异。如图１１所示，制造业的

培训比建筑业更多，大约８０％的制造业工人称接受过培训，而只有２０％—４０％的建筑

业工人在目前的工作中接受过培训。企业认为服装和皮革制品等低附加值行业必然需

要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劳动过程，而只有工人能顺利融入生产线并迅速无误地完成

工作任务，这种劳动过程才能实 现。所 有 这 些 都 需 要 培 训。事 实 上，系 统 性 密 集 培 训

的典型是一些紧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企业。数以百计的埃塞俄比亚工人被送往

中国母公司，在持续的数月时间中 “沉浸式”体验生产和劳动过程，以便加速埃塞俄

比亚工厂劳动实践的转换。埃塞俄比亚工厂的部分培训关注 “软技能”，例如守时、工

作中的行为规范、服从管理安排和监督，也包括个人卫生和基本理财知识。

在埃塞俄比亚的建筑业，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中国企业为工人提供系统性培训，只

有短期的有关公司规定和安全操作的入职课程。公司通常让工人跟着更有经验的工人

和上司学习工作技能。干中学被视为首要的技能培养机制。工人在公司待得越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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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技能就越广泛，晋升到中等技能岗位、承担更重要技术职责的机会就越大。在埃

塞俄比亚，现在明显更容易招聘到机械操作工了，这比在安哥拉要容易得多。

六、结论

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和新的工作，影响着数百万新工人

的生活。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年轻人，他们比上一代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渴望找到收入

更高也更稳定的新工作。然而，非洲 的 就 业 形 势 仍 然 面 临 严 峻 挑 战，人 口 “红 利”还

没有体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数以百计新企业的到来是件令人振奋的事。与此同

时，随着新的投资者和非洲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工作场所中相遇，新工作所提供的条件

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一种较为悲观的论调在某些学术圈和媒体圈中盛行。

我们对超过１　５００位工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受雇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中不同

类型的行业领先 企 业。调 查 发 现 实 际 情 况 比 普 遍 看 法 更 为 复 杂 和 多 样。在 不 同 国 家、

不同行业和企 业 之 间，工 作 条 件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只 有 综 合 各 种 因 素 （工 人 个 体 特 征、

行业特征、当地情况，以及包括来源地在内的一系列企业属性）我们才能更好地解释

工作条件的差异。尽管基本的描述性比较表明中国企业 （特别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

更低，但对两国的回归分析都表明工人个体特征、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点和工人技

能水平是比企业来源地更为重要的解释因素。不同企业工资的差异是有限的，并且在

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来源地以外的因素所导致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调查得到的工资不

是 “贫困线工资”。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即使收入最低的低技能工人所获得的工资

也高于极端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国际贫困线。安哥拉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那些由雇

主 （大多是中国企 业）提 供 食 宿 的 工 人 能 够 比 其 他 企 业 挣 得 更 多 的 工 人 储 蓄 得 更 多。

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异反映了一种与公司来源地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

总而言之，要了解非洲国家新兴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劳工状况和就业动态，必须

对劳动体制的多层次格局进行仔细分析。劳工状况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塑造每个国家

劳动力市场动态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塑造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并导致不同实

践做法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的行业特征；雇主和工人在企业层面生产场所中的互动。

这种互动又进一步取决于一系列工人个体特征和企业特征。在所有影响劳工状况的因

素中，企业来自哪个国家仅仅是不那么重要的诸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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